
书书书

政　治

德国非洲研究的

历史沿革

袁明清　刘中民

摘　　要：本文首先对德国的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德

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特色进行了简要总结。经研究发

现，德国的非洲研究从殖民时期到当前经历了多次转向，经历了

从语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从服务于殖民主

义政治化研究到后殖民时期的去政治化研究的变迁，从纯粹西方

视角的以非洲为客体的研究到以本土知识为重、强调非洲主体地

位的转型，其知识积累、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均已形成较完备的

体系。中国可借鉴德国非洲研究的经验，通过加强非洲语言文化

的通识教育，夯实非洲人文与社会研究，强化非洲研究的国际化

建设，以提升非洲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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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非洲研究兴起于殖民主义时期，服务于在非洲的殖民事业，从研究伊
始就高度重视非洲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和田野调查。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非洲研究因依附并服务于纳粹主义而在二战后受
到强烈冲击。进入当代后，德国的非洲研究在英美的影响下，日益走向综合的人
文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并深度融入非洲本土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
德国默克尔政府当下对非政策高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当前，中非关系的发展正
处在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这无疑需要中国的非洲研究能够对非洲进行更全面、

更系统的准确认知，进而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更丰满、更真实的知识供给。因
此，对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和机构设置进行梳理，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总
结，进而分析德国非洲研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一、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

（一）起步阶段
德国早期的非洲研究始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存在“白人（基督教）至

上”的种族主义偏见。康德作为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个将“种族”概念引入
德国学术话语体系之中的思想家。１７７５年，康德在《论人种的差别》一文中认为，

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天赋和性格上的差别①，并且无法通过环境的
变化而改变。康德把人类划分为白人、蒙古人、印度人和黑人四大类别。他认为，

非洲黑人“在体力上无法承担重活，也没有勤劳的品质和领会所有文化的能力”，因
此黑人属于最低一等的人种。尽管康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种族偏见，但他却强烈
反对一个种族对于另一个种族的压迫、奴役或者殖民。②

在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认可非洲奴隶贸易的合理化③，这显然也是基于肤色
和体质差别的种族歧视，同时还包含了文化和语言上的种族歧视。在这种种族主
义逻辑下，只有通过欧洲殖民，将非洲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洗白”，非洲才可以取
得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在为欧洲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和从事奴隶贸易
提供正当理由。在欧洲和美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野蛮的奴隶贸易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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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非洲不断被塑造为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等待征服
的大陆，居住着劣等民族。①在殖民主义时期，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对于非洲的探
索和认知多集中于非洲地理环境，习得当地语言、传播基督教文化、勘察自然资源
等成为非洲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而服务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
和殖民。

在德国统一前，德国传教士已开始与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传教士一起在非洲
传教，在客观上支持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活动②，这也奠定了德国
非洲研究与英法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但德国非洲
研究在与英法等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具有重视语言研究的鲜明特色且成绩斐
然，③这源于德国神学界对于比较文字学、即语言训诂学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

１８１５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维也纳条约签订后，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语地区
在遭受战争摧残后逐渐形成了松散的联邦。在没有统一国家的情况下，许多学者
以构建德国身份认同为目的，探究德语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④积累了语言研
究的大量经验，进而为开展非洲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第一部由英国
教堂传教社（Ｃｈｕｒ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⑤出版的关于非洲语言的字典就是德语区
学者用德语完成的。⑥来自图宾根的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Ｊｏｈａｎｎ　Ｌｕｄｗｉｇ
Ｋｒａｐｆ，１８１０　１８８１）也是通过英国教堂传教社，先后到达当今的埃塞俄比亚和肯
尼亚的蒙巴萨地区。他编辑了第一部斯瓦西里语字典⑦，并收集了大量有关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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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数据①。现今德国在肯尼亚的大使馆建筑即以克拉普夫命名。此时，有关
非洲语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当地语言的习得和对于非洲口头语言向书面文
字的转译②，另一方面，基于德国学者一直以来将语言作为文化价值观的产物，由
语言所引申出的有关地理、民俗、植物和动物的相关知识也是传教士记录的对象。

然而，传教士基于圣经文本和种族主义观点对非洲语言的分类，带有强烈的欧洲中
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其突出表现是把非洲语言视为落后于欧洲语言的低等
语言。③

除了有关非洲语言的记录和研究，非洲大陆的地理环境也是德国传教士和探
险家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些知识不仅可以为德国商品提供市场和原材料方面的信
息，还可以为日后的殖民扩张做准备。此时的地理学可以说是有关征服和剥削的
地理学。④ 其中比较著名的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ａｒｔｈ，１８２１
１８６５）曾在英国的赞助下，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乍得湖以南地区，其著作《１８４９
１８５５年北非和中非地区游记和发现》⑤是有关地区现存最详尽的记录之一⑥。德国
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哈兹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　１９０４）被认为是人类地理学
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概念⑦，第一次将地理学和人类活
动联系在一起，也被视为“地缘政治（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ｋ）”的发端。虽然哈兹尔的研究主要
基于其在美洲的游历，但其理论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德国非洲研究。

尽管有大量来自德语区的传教士和商人在非洲活动，但是，当德国在俾斯麦的
领导下于１８７１年完成统一之际，德国基本上在非洲没有殖民地。这决定了德国传
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在非洲的活动与英法当局保持着密切合作，很多德国传教士在
非洲用英语传教。同时，对于非洲知识的积累多是零散的，是出自个人兴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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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ｅｒ　Ｓ．１４．
Ｓａｒａ　Ｐｕｇａｃ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８１４　１９４５，ｐ．８．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Ｃｏｎｒａｄ，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Ａ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ｒｃｈａ　Ｏ’Ｈａｇ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２８．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ａｒｔｈ，Ｒｅｉｓｅｎ　ｕｎｄ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ｅｎ　ｉｎ　Ｎｏｒｄ－ｕ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ｋａ　ｉｎ　ｄｅｎ　Ｊａｈｒｅｎ　１８４９ｂｉｓ

１８５５，Ｇｏｔｈａ：Ｊｕｓｔｕｓ　Ｐｅｒｔｈｅｓ，１８５８．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ａｒｔｈ”，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Ｏｃｔｏｂｅｒ　０３，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ａｒｔｈ，访问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５．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Ｄｅｒ　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ｅｉｎｅ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Ｈ．Ｌａｕｐｐ，１９０１，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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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宗教信仰驱动下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整体上德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
尚十分有限①，不过，这些有关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舆论方面对德国在非洲进行
殖民发挥了动员作用。②１８８４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赋予了德国染指非洲的机
遇，会议上所签署的《柏林条约》标志着德国第一次全面参与殖民进程，③而德国对
非政策的转变也促进了非洲研究正式进入德国学界。

（二）殖民时期
在柏林会议三年后的１８８７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ｈｉｌｈ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现洪堡大学）开设东方语中心（Ｓｅｍｉｎａｒ　ｆü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

该中心除了教授中文、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还开设包括斯瓦西里语在内的非洲语
课程。这是德国第一个教授非洲语言和文化的学术院系，标志着德国非洲研究从
非洲边远地区的田野经验转向大都市高校教学与科研。但是，正如１９世纪德国高
校的东方语学系主要关注翻译神学文本及其在东方的传播，隶属于东方语系的非
洲语言研究也主要服务于德意志帝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基督教传教事业，以及贸
易管理和政治宣传。柏林东方语中心在建立之初，基本上是作为德国外交部的分
支，教授德国在非殖民地或者贸易区所使用的语言，其学生包括即将前往非洲殖民
地的商人、庄园主、殖民军官、外交官以及翻译人才④。柏林东方语中心的第一位
斯瓦西里语老师卡尔·布特纳（Ｃａｒｌ　Ｇｏｔｔｈｉｌｆ　Ｂüｔｔｎｅｒ，１８４８　１８９３）曾在非洲西南
部、当今纳米比亚地区传教，且回到德国之后在英国传教士爱德华·斯蒂尔《斯瓦西
里语练习册》的基础上，编纂了第一部德语斯瓦西里语语法书（Ｈüｌｆｓｂüｃｈｌｅｉｎ，

１８８７）以及斯瓦西里语字典。在他的主导下，《非洲语言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于１８８６年创刊，该杂志既为传教士和学者提供了讨论非
洲和非洲语言的平台，也为没有语言学背景的商人和殖民者提供了行为手册⑤。

布特纳之后，卡尔·曼霍夫（Ｃａｒｌ　Ｍｅｉｎｈｏｆ，１８５７　１９４４）成为柏林东方语中心非
洲语言教师，并且在喀麦隆人第伯恩（Ｎｊｏ　ａ　Ｄｉｂｏｎｅ）的翻译和帮助下，凭借其专著
《班图语的语音学大纲》（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　ｅｉｎｅｒ　Ｌａｕｔｌｅｈｒｅ　ｄｅｒ　Ｂａｎｔｕｓｐｒａｃｈｅｎ，１８９９）成为
德国殖民时期最重要的非洲学者。他不仅在该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如何转录已知和
未知的班图语词汇，还尝试将各种独立的非洲语言进行比较和联系，从而较为全面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ｅｌｉｘ　Ｂｒａｈｍ／Ａｄａｍｓ　Ｊｏｎｅｓ，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４０９　２００９，Ｌｅｉｐｚｉｇ：

Ｌｅｉｐｚｉｇ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ｓｖｅｒｌａｇ　ＧｍｂＨ，２００９，Ｓ．２９５．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Ｈ．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２０，ｐ．２４．
同上，ｐ．３９．
Ｕｒｓｕｌａ　Ｗｏｋｏｅｃｋ，“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８，Ｉｓｓｕｅ　１，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ｐｐ．２７０　２７１，ｈｅｒｅ　ｐ．２７０．
Ｓａｒａ　Ｐｕｇａｃ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８１４　１９４５，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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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述了班图语系（Ｕｒｂａｎｔｕ）的特点①。尽管曼霍夫曾经尝试避开欧洲中心的研
究模式，根据非洲语言自身的特性进行评估，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仍囿于
种族主义思想，认为种族概念在维持社会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②，而这也
影响了他对非洲语言的分类和理论构建。１９０９年，曼霍夫转至刚刚成立的汉堡殖
民学院（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ｓ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名为汉堡大学），与
研究苏丹语、曾在多哥地区传教的传教士狄德力西·韦斯特曼（Ｄ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１８７５　１９５６）合作进行非洲语言以及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自此，汉堡成为
柏林之后德国非洲研究的另一重镇。与此同时，莱比锡大学也开始进行服务于德
国海外殖民的非洲语言学、殖民地理学（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和民俗学方面的
研究③。

在语言学之外，曼霍夫与人类学家菲力克斯·冯·卢尚（Ｆｅｌｉｘ　ｖｏｎ　Ｌｕｓｃｈａｎ，

１８５４　１９２４）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密切往来和交流。这不仅仅限于语言学和人类
学内有关非洲第一手资料的交换和借鉴，还包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合作。两人都
关注于非洲不同族群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其合作课题包括西南非洲（今纳米比
亚）地区的霍屯督人（Ｈｏｔｔｅｎｔｏｔｓ），含米特语，以及中非地区的俾格米人（Ｐｙｇ－
ｍｉｅｓ）④。同时，曼霍夫有关班图语的理论也受到文化人类学家莱奥·费罗贝纽斯
（Ｌｅｏ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１８７３　１９３８）的影响。费罗贝纽斯作为哈兹尔的学生，虽然没有接
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他通过在非洲丰富的游历经历，以及对于非洲文物和宗教
机构分布的了解，在哈兹尔有关文化扩散和人类迁徙的理论上，提出了“文化圈
（Ｋｕｌｔｕｒｋｒｅｉｓ）”的概念⑤。费罗贝纽斯认为，例如弓箭等文化产物所反映出的世界
观和文化是研究的中心，而非仅仅文物本身。费罗贝纽斯对于非洲文化和历史的
记录和洞见，影响了塞内加尔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桑戈尔（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０６　２００１）和日后黑人传统精神运动（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⑥。费罗贝纽斯和曼霍夫的研
究和理论凸显出两种不同的思潮。一是着重于歌曲、神话、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ｒａ　Ｐｕｇａｃ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８１４　１９４５，ｐ．７４．
同上，ｐ．８８．
Ｆｅｌｉｘ　Ｂｒａｈｍ／Ａｄａｍｓ　Ｊｏｎｅｓ，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４０９　２００９，Ｓ．

２９５．
同注①，ｐ．１０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Ｇａｉｌ　Ｋｉｎｇ／Ｍｅｇｈ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ｕａ．ｅｄｕ／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ｈｐ？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ｓｍ％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５．

Ｊüｒｇｅｎ　Ｚｗｅｒｎｅｍａｎｎ，“Ｌｅｏ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１９６７，ｐｐ．２　２０，ｈｅｒｅ　ｐ．２．



《德国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第３２卷 总第１２４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精神，另一种则是从自然学科而来，对于文化根据语法和结
构进行归类的研究方法①。虽然两者在一些话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在实际研究中

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在学科名称上，此时的德国非洲研究多以“非洲语研究（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命名，

一方面与东方语（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ｋ）研究相对应，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暗示

了其本身综合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跨学科性质②。截至此时，德国非洲研究依
然充满了种族歧视色彩。非洲语言被分为“含米特语（Ｈａｍｉｔｉｃ）”“班图语（Ｂａｎｔｕ）”

以及“苏丹语（Ｎｉｇｒｉｔｉｃｓ／Ｓｕｄａｎｉｃ）”。③ 含米特语因为和欧洲语言相似而被视为最

先进的语言，班图语次之，而苏丹语则被视为非洲最原始部落的语言。对非洲语言

的历史追溯、分类以及横向比较，直接影响了对非洲的地理、文化和族群的分类。

但是，对于非洲当地族群和语言的分类实质上是将非洲视为可以被拆分和控制的
物体，而并非活动和变化中的族群。这种将原本边界模糊、并不可分的人类活动进

行分类，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人为地加剧了非洲的族群分裂。这导

致了日后非洲（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顽疾，也是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仇杀

悲剧的历史根源之一。德国非洲研究仍然是“非常露骨的‘白色’占领‘黑非洲’的

故事”④。
（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已经丧失了在非洲所拥有的殖民地，这对服务于德国

殖民主义的非洲研究造成了强烈冲击。尽管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非

洲研究并没有停止，并与英国和法国有密切的合作。１９１９年曼霍夫成为汉堡大学

非洲语系主任，六年之后的１９２５年，曼霍夫之前的同事狄德力西·韦斯特曼则继任
为洪堡大学非洲语系主任。韦斯特曼于１９１１年出版了有关苏丹语的著作⑤，将尼日

尔河刚果地区和尼罗河南撒哈拉地区的语言进行对比，提出 “苏丹语系
（Ｕｒｓｕｄａｎ）”。他将自己的语言能力视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以期影响教育领域和

政治领域的发展⑥。１９２７年，韦斯特曼被任命为伦敦非洲语言和文化国际机构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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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ｏｂｓｔ，“Ｂｅｔｗｉｘ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４０９．

Ｅｋｋｅｈａｒｄ　Ｗｏｌｆｆ，Ｗａｓ　ｉｓｔ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ＧｍｂＨ，２０１３，

Ｓ．１７．
Ｓａｒａ　Ｐｕｇａｃ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８１４　１９４５，ｐ．９８．
同上，ｐ．１１６．
Ｄ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　Ｓｕｄａ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ｎ：ｅｉｎｅ　ｓｐｒａｃｈ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　Ｓｔｕｄ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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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的负责人，

开设了非洲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课程。韦斯特曼的同事理查德·特恩瓦尔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ｕｒｎｗａｌｄ，１８６９　１９５４）根据他１９３０年左右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调查结

果，结合法国社会心理学、德国文化历史研究以及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等学科的理

论，得出了欧洲和非洲文明在东非地区的交流推动了新文明产生的结论，并认为文

化适应（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即退守、模仿、死亡（Ｖｌｋｅｒｔｏｄ）、恢
复，是一个新老交替变化的过程①。

伴随一战后德国右翼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抬头，很多非洲研究学者转而寄

希望于纳粹政权，希望其能够控制欧洲，进而夺取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从而使非

洲研究学科能够继续为帝国服务，实现其为国家服务的目的②。包括曼霍夫在内

的众多非洲研究学者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成员，甚至在
许多公共场合举办演讲和讲座，为纳粹政权背书。在这期间，整个德国非洲研究处

于“黑暗中的沉默”状态③。事实上，此前德国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中的“种族优劣

论”即是纳粹政权奉行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前身。在二战结束前，非洲研究一直都志

在服务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事业，因而一直关注与殖民开拓息息相关的语言学和

民俗学的研究，而非洲历史、文学、艺术在德国非洲研究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都鲜
有涉及。这是因为当时德国学界、媒体乃至民众都普遍认为“劣等”的非洲民族并

不存在文明。④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二战后，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重组和变革⑤。一方面，二战后大

部分德国的非洲研究学者都曾因参与纳粹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⑥ 例如，由
于大部分教授因支持纳粹而被撤职接受调查，莱比锡大学的非洲研究系规模急剧

缩减，一度被合并到东亚语系。另一方面，随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德国高校系统恢复

运作，德国高校非洲学系在承袭战前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重建工作。⑦ 例如，在汉

堡大学，曾经在１９３６年接任曼霍夫担任系主任一职的奥古斯特·克林恩黑本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ｏｂｓｔ，“Ｂｅｔｗｉｘ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ｐ．４１２　４１３．

Ｕｒｓｕｌａ　Ｗｏｋｏｅｃｋ，“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ｐ．２７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ｏｓｔａｌ，“Ｓｉ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Ｇｅｒｍａｎ　Ｅｔｈ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Ｎｏ．３（１９９４），ｐｐ．２５１　２６２，ｈｅｒｅ　ｐ．２５１．
Ｓｕｓａｎ　Ａｒｎｄｔ，?Ｉｎ　ｄｅｒ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ｒ　ｅｉｇｅｎ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Ａｆｒｉｋａｓｔｕｄｉｅｎ　ｉｎ　Ｂａｙｒｅｕｔｈ．
同注①，ｐ．４１２．
Ｆｅｌｉｘ　Ｂｒａｈｍ／Ａｄａｍｓ　Ｊｏｎｅｓ，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４０９　２００９，Ｓ．

３０３．
同注①，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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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Ｋｌｉｎｇｅｎｈｅｂｅｎ，１８８６　１９６７）继续担任该职至１９５４年；在柏林大学，１９４７
年由韦斯特曼重新担任东方语系主任①。曼霍夫曾经的助教达曼（Ｅｒｎｓｔ　Ｄａｍ－
ｍａｎｎ，１９０４　２００３）在作为战俘被美军关押两年后被返聘至洪堡大学，后进入莱比

锡大学和马尔堡大学任教。这些变动也意味着新思想的崛起不会来源于传统的非

洲研究领域，如语言学和人类学，而是与这些学科相关的“边缘”学科。加之冷战的

形成以及非洲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兴起，非洲研究也伴随去殖民化的兴起进入到

多领域的后殖民研究，非洲文学研究的兴起成为德国非洲研究领域在二战后所呈

现出的新特点。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亚汉斯·雅恩（Ｊａｎｈｅｉｎｚ　Ｊａｈｎ，１９１８　１９７３）、乌利·拜尔
（Ｕｌｌｉ　Ｂｅｉｅｒ，１９２２　２０１１）、埃克哈德·布莱汀克（Ｅｃｋｈａｒｄ　Ｂｒｅｉ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４０　２０１３）

等。其中，雅恩早年从事戏剧、艺术史和阿拉伯语专业研究和教学，在１９５１年偶然

聆听了塞内加尔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在法兰克福法语中心

的讲座后，转而走上非洲艺术和文学研究之路，以及对非洲文学作品孜孜不倦的收

集和翻译工作。②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亚里欧妮·迪奥普（Ａｌｉｏｕｎｅ　Ｄｉｏｐ）于１９４７年

创立了《非洲存在》（Ｐｒéｓｅ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期刊，先后发表了艾梅·塞泽尔、桑戈尔等
著名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泛非运动（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前法国殖民地

的独立运动以及“黑人传统精神”文艺复兴运动。雅恩还被桑戈尔任命为塞内加尔

荣誉领事，他最重要的出版物《蒙图：新非洲文化概要》（Ｍｕｎｔｕ：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ｅ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称为政治宣言，描绘了从非洲到南美，包
括文学、舞蹈、音乐、诗歌和宗教在内的充满活力的非洲艺术图景。

乌利·拜尔也是德国非洲文学艺术研究中的重要一员。１９５７年，他在尼日利亚创

立出版了期刊《黑俄耳普斯》（Ｂｌａｃｋ　Ｏｒｐｈｅｕｓ），它成为以东非和南非文学为主要研
究对象的英语期刊。该期刊当时在尼日利亚影响颇广，在中产阶级群体中甚至达到

人手一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１９８６年）沃莱·索因卡（Ｗｏｌｅ　Ｓｏｙｉｎｋａ）也曾担任该期

刊的主编，但是这本刊物后来受多种原因影响于１９７５年停刊。回到德国后，拜尔利

用个人收藏的非洲艺术品，在拜罗伊特大学建立了非洲艺术中心（Ｉｗａｌｅｗａｈａｕｓ），主

要进行有关非洲文学艺术的教学和研究。该中心的名称“伊瓦雷瓦（Ｉｗａｌｅｗａ）”源于

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语（Ｙｏｒùｂá），意为“品质即为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ｙ）”，该中

心主要关注现当代非洲及非洲离散族裔艺术品的收藏、展览，并为非洲当代艺术家

提供作品展示平台，同时开设非洲艺术专业，进行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埃克哈

１２

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Ｐｒｏｂｓｔ，“Ｂｅｔｗｉｘ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４１５．

同注①，ｐ．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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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莱汀克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极具代表性，他所创办的关于非洲文学的期刊使
其成为当时非洲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德国非洲研究仍然主要关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

研究。尽管学科之间有一定的交流，但并不存在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或

交流平台。直到１９６９年“非洲研究德国协会（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ｆüｒ　Ａｆｒｉｋａ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ＶＡＤ）”在部分年轻非洲研究学者的倡导下在马尔堡成
立，才实现了非洲研究的首次跨学科合作。该协会名称将德国放在最后有其特殊

考虑，旨在避免外界将非洲研究理解为服务于德国政府的学科，因而并未使用诸如
“德国非洲研究协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ｅｎ）”等名称①。这同时也体现了鼓励德国与其他国家在非洲

研究领域进行合作的导向。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名称从“非洲语研究（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
ｔｉｋ）”变成 “非洲研究 （Ａｆｒｉｋａ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与英美的区域研究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相对应，立足于文化和社会研究，而曾经作为非洲研究中心的语言研究则

变为边缘学科。尽管ＶＡＤ成立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藩篱，加强不同学科围绕非

洲研究进行国内和国际合作，但是在实践上却加深了德国学界非洲语研究和非洲

研究之间的隔阂②。双方不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导致研究结果不能互相交流，同
时基于书面资料的区域研究有重陷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ＶＡＤ的内部冲突中。几位初创ＶＡＤ的非洲语研究学者，因不满

ＶＡＤ未能提供一个可有效地促使跨学科真诚交流的平台，并且认为其他学科研究

者总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③，而退出ＶＡＤ，并在１９７８年成立专门面向非洲语学者

的非洲语论坛（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ｅｎｔａｇ），每两年举办一次。

ＶＡＤ的成立标志着德国非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④，德国的非洲研究开始向

区域综合研究转型，提倡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同时重新审视殖民时期所积累的

知识，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重塑，鼓励从当地视角出发进行科学研

究。尽管当时围绕非洲研究是否应该服务于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分歧，但德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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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Ｆｅｌｉｘ　Ｂｒａｈｍ，４０Ｊａｈｒｅ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ｆüｒ　Ａｆｒｉｋａ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ＶＡＤ），１９６９
２００９，Ｈａｍｂｕｒｇ：ＶＡＤ，２００９，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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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ｓｐｒａｃｈｉｇｅｎ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Ｅｓｐａｇｎｅ／Ｐａｓｃａｌｅ　Ｒａｂａｕｌｔ－Ｆｅｕｅｒｈａｎｈ／Ｄａｖｉｄ　Ｓｉｍｏ （Ｈｒ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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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德国非洲研究
还开始更广泛地吸收本土的非洲人参与研究，注重和鼓励非洲本土学者进行非
洲研究。在１９７５年悼念亚汉斯·雅恩的 ＶＡＤ会议上，来自尼日利亚伊巴丹的阿
比欧拉·伊瑞拉（Ａｂｉｏｌａ　Ｉｒｅｌｅ）等非洲人士出席了会议①。在各高校内，来自非洲的
学者在德国非洲研究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非洲研究德国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
会议，其会议主题（详见下表１）从最初对非洲知识积累的历史梳理和反思、对非洲
研究方法的探讨，发展到现如今对于非洲发展和未来的展望，并且涉及政治、移民、

宗教、环境、科技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非洲研究综
合性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

表１　ＶＡＤ历年会议主题（１９６９　２０１８）②

时间 主题 地点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８日 ７月２０日 非洲研究内部跨学科研究合作的问题和可能性 马尔堡

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６日 ７月１９日
关于“非洲性”的写作：桑格尔，
“黑非洲”审美以及阿鲁沙宣言

伯斯代尔

１９７１年 非洲少数民族融合进程 圣奥古斯汀

１９７２年６月３日 ７月２日 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 阿诺德善

１９７３年５月３１日 ６月２日 西德非洲研究和教学方法 高史塔德 道恩

１９７５年４月７日 ４月８日 关于亚汉斯·雅恩思想的研讨会 美因茨

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７日 ６月１９日 作为非洲研究对象的非洲历史 不来梅

１９７９年６月３０日 ７月１日 西德媒体和节日中的非洲形象 柏林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５日 １月１７日 非洲独立２０年非洲精英分化 美因茨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３日 ６月１６日 １８８４　１９８４：在非一百年 汉诺威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４日 １２月７日 非洲政治发展的危机 柏林

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 ５月６日 非洲当下和未来视角 不来梅

１９９１年５月９日 ５月１１日 非洲：环境危机下的生态生存，昨天、今天、明天 汉堡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日 ５月２２日 非洲自助：独自管理的过程和机构 美因茨

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 ４月３０日 非洲的国家和社会：退化和改革进程 杜伊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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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时间 主题 地点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日 １０月６日 非洲与他者：改变与创新 柏林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 １０月１０日 非洲与全球化 拜罗伊特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０日 ４月１日 非洲２０００ 莱比锡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 ５月２６日 多面非洲：独角戏的终结？ 汉堡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日 ６月５日 大背景下的非洲与世界历史和当下的互动 汉诺威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４日 ７月２７日 非洲的知识和知识构建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 ５月１７日 边境和越境 弗莱堡

２０１０年 持续和断层：非洲独立五十年 美因茨

２０１２年 危机四伏的空间和争议中的秩序 科隆

２０１４年 未来非洲 拜罗伊特

２０１６年 资本主义与非洲关系反思 柏林

２０１８年 非洲和全球的联系 莱比锡

　　　　来源：作者自制。

在东西德统一之前，ＶＡＤ主要面向联邦德国的非洲研究。民主德国的主要研
究机构包括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以及民主德国科学研究院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作为民主德
国非洲研究的中心，主要致力于培养可以在不同领域和非洲合作的学生，进行撒哈
拉以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民主德国群众对
于新非洲的了解，促进民主德国和撒哈拉以南独立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①。其研
究范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受到苏联科学主义的影响，秉承着与第三世界
“团结合作”的观念，从６０年代关注于反种族主义、反殖民和反新殖民主义，支持非
洲国家独立解放运动，到７０年代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出于对毛泽东思想不断扩
大的影响力的恐惧，而反毛泽东思想②。相比之下，柏林洪堡大学在民主德国时
期，被定义为非官方性研究机构，因而仍主要关注于非洲语言教学和研究。

（五）１９９０年至今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德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恢复在非洲研究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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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然而，由于研究主题和兴趣并不十分相近，使得德国非洲研究并没有整
体上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与英美的区域研究差别不大。不过，德国的非洲研究
仍保持了历史梳理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部横纵向对比的视角①，在多个领域都取
得了长足发展。德国科学基金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简称 ＤＦＧ）

在推动德国非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德国非洲研究更加注重社会问题
的研究，且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②。德国科学基金会是独立管理的学术基金会，

其资金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其资助对象不受学科和国别的限制，旨在鼓励跨
学科、跨地区的合作研究项目。其下属的合作研究中心（Ｓｏｎｄ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ｂｅ－
ｒｅｉｃｈｅ）可以支持最长达１２年的非洲研究项目③，这使得德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
有足够的时间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研究，而管理的相对集中则可以保证项目的成
功运作。近２０年来，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包括“身份认同在非洲”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７）、“热带农业及西非当地农业”（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西非草原自然空间
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历史”（１９８８　２００２）、“非洲干燥气候下的文化和土地变迁：自
然条件下的发展轨迹”（１９９５　２００７）、“文化和语言交流：东北非和西亚历史争议
地区的变化过程”（１９９７　２００８）、“非洲社会断层及其应对”（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在
全球化影响下的非洲当地行为研究”（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手稿
文化”（２０１１）等，这些科研项目都充分反映了德国非洲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突
出特点。

二、当今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特色

目前，德国高校的非洲研究机构有七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的属于
第一代，包括柏林洪堡大学亚非中心、汉堡大学亚非研究中心和莱比锡大学非洲语
言文学研究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属于第二代非洲研究机构，包括
法兰克福大学非洲跨学科研究中心（前身在马尔堡大学）、科隆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美因茨大学民族志和非洲研究中心。

相对来说，洪堡大学和汉堡大学作为拥有较长非洲研究历史的高校，沿袭了
殖民主义时期的院系设置，将亚洲研究和非洲研究作为欧美地区以外的区域研
究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因遗留了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痕迹而受到诟病，但也便
于德国的亚非研究机构与亚非地区交流互动，加强学科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

洪堡大学多是从文学、文化、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出发，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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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方和全球性知识的建构，近几年的研究重点包括非洲伊斯兰教、媒体、社会
变革三个与当前非洲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① 具有同样历史的汉堡大学则
多注重非洲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资料的记录、整理
和研究，目前主要关注濒危语言的分析和记录②。此外，设在汉堡的“德国全球和
区域研究院（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ＩＧＡ）”是德国高校系
统外最大的地区研究和地区比较研究机构，研究对象涵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等区域。

在冷战、非洲独立和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努力争取更
多的非洲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处于东德地区的莱比锡大学更加注重研究非
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③。近年来，莱比锡大学在重视非洲语言
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同时，还关注非洲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的
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非洲和平安全问题，以及科技创新对于非洲社会秩序的影响
和破坏等。④

１９７５年建立的拜罗伊特大学并没有延续德国以非洲语言为重点的研究传统，

转而注重跨学科、多学科、跨地区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领域不限定或局限于某一专
业领域，而是包含自然科学、地理、法律、经济、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文化等１８个
学科领域。因而，拜罗伊特大学在非洲研究的命名上运用了“Ａｆｒｉｋａｎｏｌｏｇｉｅ”，即非
洲民族志研究，将语言学之外的学科纳入研究体系。此外，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内，来自非洲的教师和生源都必须保有一定比例，以加强其研究和人才培养的
非洲当地化，打破西方为主的话语体系，建立更贴近非洲当地的知识架构。通过非
洲人进行非洲研究，意味着德国非洲研究从以非洲为客体向以非洲为主体的转变，

即从殖民研究到后殖民研究、从不平等关系到平等对话的转变，其目标是立足非洲
当地，充分调动非洲当地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加强研究的当地化和实践性。

与拜罗伊特大学相似，法兰克福大学和科隆大学同作为第二代非洲研究中心，其名
称设置也是偏向于英美的区域研究，并鼓励跨学科合作，其课题多从语言学、文学
研究出发，延伸到历史、文化、考古、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１７

①

②

③

④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ｚｕ　Ｂｅｒｌ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Ａｓｉｅｎ－ｕｎｄ　Ａｆｒｉｋａ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ｐｒｏｊｅｋｔ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ａｗ．ｈｕ－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ｄｅ／ｆｏｒ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ｊｅｋｔｅ／ｐｒｏｊｅｋｔ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ｆüｒ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　ｕｎｄｔｈｉｏｐｉｓｔｉｋ，?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ａｉ．

ｕｎ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ｄｅ／ａｆｒｉｋａ／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０．
Ｆｅｌｉｘ　Ｂｒａｈｍ／Ａｄａｍｓ　Ｊｏｎｅｓ，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４０９　２００９，Ｓ．

３０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Ｌｅｉｐｚｉ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Ａｆｒｉｋ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ａ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ｔｐ：／／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ｔｉｋ．ｇｋｏ．ｕｎ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ｄｅ／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ｅｎ／ｐｒｏｊｅｋｔｅ－ｅ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１　１１　２０．



《德国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第３２卷 总第１２４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结语：德国非洲研究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启示

德国非洲研究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经历了多次转向，经历了从单一学科到多
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从服务于殖民主义政治化研究到后殖民时期的去政治
化研究，从纯粹西方视角的非洲客体研究到以本土知识为重的非洲主体研究的
转型，其知识积累、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均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相对而言，中
国的非洲研究则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取得长足
进步，但其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均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有着巨大的差距。当
前，中国的非洲研究仍主要关注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历史、地理、法律等社
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这有助于通过上述学科领域的宏观研究，服务于
中国的对非政策和中非合作，但同时也存在学科单一且彼此孤立，重宏观轻微
观，重政治、经济和安全，轻社会、语言、文化等弊端，与非洲本土的交流和合作尤
其是合作研究则更显不足。虽然中国学者在非洲研究著作出版、跨学科研究和
田野调查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有长足的进步①，但是中国非洲研究的深耕细作
仍有很多方面迫切需要加强。

德国非洲研究的注重人文研究和学科交叉、强调非洲主体地位的研究优势
表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应更多从非洲当地的问题和需求出发设计研究议题，尤其
要重视对非洲社会的研究，重视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的构建，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
非洲社会，增进中非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非洲研究应
转向“以非洲为本”，深入研究非洲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和
结构，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更好地理解非洲。如此一来，才能使中国的非洲研究在
非洲有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进而从“软实力”构建方面服务于中非关系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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